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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太平，太平》中《安阳
楼》一篇中写过这么一个情节：

老安进行了他这辈子最奢侈
的一次行动，打车去了蒲阳区的
平湖公园，这里修建了一个永久
性的冰灯游览区，人工把气温降
到零下十几度。弟弟给老安穿上
羽绒服，领着老安一步一步往前
挪，冰制的地面，不小心就要摔一
个跟头。老安用手摸摸索索，摸
着一个圆形，绕了一圈，还是一个
圆形，再往上摸，个头不够高了。

这是个糖葫芦？
是个糖葫芦。
这帮人可真能琢磨，这冰可

真凉，这冰里是不是有灯泡？
有灯泡。
我说嘛，没灯泡，光是冰，多

难看，它们现在都亮着吧？
都亮着呢。
我说嘛，我觉得有点热乎乎

的，你说这帮人可真能整。
是，这帮人可真能整。
弟弟的眼泪流出来了。
老安很满足。
在本文中，老安是个盲人，胃

癌晚期，就要死了。
我不是在编，老安是有原型

的，说说原型吧，这就是我关于冰
雪的记忆。

我上小学的时候，最怕过冬
天，那个时候暖气要自己烧，回家
第一件事就是劈柈子，砸煤块，哐
哐哐哐，声音贼大，不存在楼下来
找的问题，因为家家都这样，然后
就是把炉灰掏出来，堆好柈子，很
规矩地放好煤块，引火，看着炉膛
旺起来。这时候爸爸妈妈还没下
班呢，当儿子的必须把炉子生好，
奢侈一点的是埋一个土豆，宛如

煤球的土豆剥去外皮，露出黄澄
澄或是白胖胖的身子，冲鼻的香。

但是那时的冬天有一个盼
头，就是到兆麟公园看冰灯。

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我
老爹做了充分的准备，借相机，买
胶卷，我们一家穿上相对好看的
衣服，挤上公交车，晃晃当当地到
了兆麟公园附近，到源茂冷饮厅
吃冰点。我必须隆重地进行介
绍，在当年，哈尔滨有两家著名的
吃冷饮的地方，一个是老鼎丰，一
个是源茂冷饮厅。老鼎丰出名的
是冰棍，源茂冷饮厅出名的是冰
点，凉哇哇甜腻腻的冰点啊，一年
只能吃一次的冰点啊，堪称人间
美味的冰点啊。冷饮厅所有的座
位都满了，好在人们吃得快，还急
着看冰灯去呢。我爹去买餐券，
然后凭餐券排队买冰点，我娘带
着我和哥哥在一旁等座。不是一
家在等啊，就得看谁屁股快，这个
活计一般交给我和我哥哥，因为
没人好意思跟小孩子计较。坐好
了，买好了，开吃，慢慢吃，用舌头
旋着吃，最后是舔着吃，然后可怜
巴巴地还想吃，对不起，没了。

吃完了，去兆麟公园，最好是
下午两三点左右，摆各种姿势，照
相，坐冰滑梯，打出溜滑……然
后，天就黑了，然后，灯就亮了，大
家赞叹，赞叹着再走一圈，出兆麟
公园，到一家馄饨馆，一人吃一碗
热乎乎的馄饨。

馄饨这个东西，怎么能这么
好吃呢？

这个仪式，一直到洗出四四
方方的黑白照片，品读一番，装进
相册才结束。

冰灯年年看，从借相机到买

相机，从买黑白相机到买彩色相
机，从和家里人去看到和同学去
看，小学五年，初中三年，我看了
八年。

我早忘了我看了什么啦，除
了冰，就是光，大大小小的建筑
物，每年都有龙飞凤舞，场场都有
年年有鱼，其余的，一概忘掉。

我没忘掉的，就是一对盲人，
我不知道门口收了他们的票钱没
有，还是直接把他们放进来了。
他们不是在看，他们是在摸，上上
下下地摸，左左右右地摸，前前后
后地摸。旁边有人在提醒，这个
不能摸，小心漏电。于是他们就
停了手，露出羞赧的神情，然后男
的就一手用盲杖探着路，牵着女
的往前走。看到他们的人，很惊
讶，或指指点点，但没人说话。

有一个很好看的女人说，我
领着你们吧，我知道哪个能摸，哪
个不能摸，能摸的时候，你们就可
以随便摸。

我和同学跟着这三个人，逛
遍了整个公园，跟着坐了两次滑
梯。然后我听见挺漂亮的女人
说，灯亮了。

我真的从来没感觉灯光会如
此的明亮。

我看见两个看不见光明的人
抬起头，他们的心中，一定很亮很
亮吧。

我看见漂亮女人的眼里闪烁
着晶莹的东西。

哦，我现在五十多岁啦，两个
盲人，应该八十多岁了吧，漂亮女
人，应该六十多岁了吧，日子真的
不抗混哪。

冰，雪，固然美，最美的，还是
人。

关于 的记忆
□孔广钊

满山的雪花都绽开了
母亲一朵一朵地往回摘
直到月光打湿了它瘦小的身板
她才像一颗迟到的星星
照亮梦里的葵花
我们的井水已经干涸多年
半夜翻书的声音
擦亮她的梦境。一年又一年
时间缠绕着线团
独自去担水的母亲
险些跌倒在泥泞中
她把水哗哗地倒进缸里
睡梦中的我，以为是
满山的阳光在发芽

发芽的阳光
□赵亚东

大雪飘飘荡荡
从远古的金代走来
徘徊在松花江的左岸

侧耳倾听，古道上，瘦马踏雪
咯吱咯吱的蹄声
搁浅在了故乡的千年驿站

飞驰的车轮与历史擦肩而过
与马蹄交织重叠
也与大雪履行了一场穿越远古的约会
每一片雪花，都开成了六瓣的玫瑰

大雪飘飘荡荡
□宋海峰

冬日，天使翱翔过黑龙江上
空，快意地抖动了几下美丽的翅
膀，洁白的羽毛便化作纷扬的白
雪，飘落千家万户。

近些年来，不说哈尔滨冰灯
游园会、哈尔滨雪雕博览会、哈
尔滨冰雪节、哈尔滨冰雪大世
界、亚布力的滑雪节等的成功举
办，单是黑龙江特质独具的冰雪
文化，就足以让以温热带景致称
霸多年的南国旅游瞩目。

黑龙江的雪更有着鲜明的
个性，有时飘飘洒洒、纷纷扬扬，
轰轰烈烈。亦如黑龙江人一样，
豪迈粗犷奔放，爽快热情大度。
早在一千多年前的金代，出生于
哈尔滨市阿城区的（金上京会宁
府）第四代皇帝完颜亮，用一首

《念如娇·天丁震怒》的词，把这
一个性写得惟妙惟肖：“天丁震
怒，掀翻银海，散落珠箔，六出奇
花飞滚滚，平添了山中丘壑。皓
虎颠狂，素麟猖獗，掣断珍珠
锁。玉龙酣战，鳞甲满天飘落。”
通篇不见一个雪字，却把黑龙江
雪的飞扬壮观、落地有声、飘然
凛冽的特点描写得淋漓尽致。

黑龙江最北的村落北极村，
也是中国大陆最北的地方，因为
著名作家迟子建的小说《北极村
童话》而蜚声世界。北极之冷冷
奇绝，四月草青八月雪是对北极
村“冷”与“雪”的真实写照。北
极村的雪每年都比别的地方来
得早些，有时农历八月初甚至七
月末就开始造访，尚未归仓的五
谷，漫山遍野的山里红、山丁子，
在秋雪的轻抚下更是别有一番
情趣。北极村初冬的雪还算谦
和，而到了隆冬时节，却铺天盖
地，肆无忌惮地挥洒着，释放豪
野的个性。那个时候整个村庄
仿佛掩埋在一望无垠的皑皑白
雪里。暮雪飘落，彻夜不停，厚
积数尺盈门欺窗。晨起的人们，
难以推开房门，只能开窗跳入深
雪中清出通道来。北极村山里
的雪更是大得令人咋舌，没膝及
腰是常态，有时甚至能齐眉。

夏无三日晴，冬有一地银，
黑龙江较南端的中国雪乡，堪称
雪的王国。神秘大自然的造化，
让北方贝加尔湖的寒冷空气与
日本海的温暖湿流，在这里频繁
邂逅，幻化出妙不可言的雪。驻
足雪盈踝，扬手接银屑。仰首絮
满面，俯身玉满盆。

黑龙江的雪也造就了滑雪
运动，短短几十年，黑龙江的滑
雪场已由原来屈指可数的几家，
到如今遍地开花，争奇斗艳，为
广大冬游者提供一个驰骋的天
地。实际上，滑雪并非今人所
创，在东北有着悠久的历史。早
在隋唐时期，北方人把滑雪板当
成交通工具，穿梭于林海雪原之
中，滑雪更多地用于狩猎。其源
远流长，是先贤们聪明才智的结
晶。除了体育竞技外，黑龙江的
冰雪娱乐活动更是热火朝天，丰
富多彩。凿冰眼取鱼、破冰面网
鱼、抽冰尜、打冰坡、支冰爬犁、
狗拉爬犁等等。

黑龙江的雪还蕴化出了奇
景——雾凇，这一结在树枝上的
冰花，似梨花清雅，如杏花飘逸，
更像梅花傲骨铮铮，一串串一枝
枝，煞是好看。我曾在《忆江南·
咏松花江》中赞叹道：“江畔美，
冬来不觉寒。玉树琼枝飞柳絮，
雾凇塞北傲江南，冷意正阑珊。”

黑龙江的冰雪饮食花样翻
新，冰雪风味小吃丰富多彩。像
冰棍、冰点、冰激凌，冻梨、冻柿
子、冻花红，冰糖葫芦除了常见
的山楂之外又派生出草莓、大
枣、菠萝等，还有别出心裁的冰
溜子挂浆，冻梨刺身。上讲究的
有养殖的飞龙宴、野鸡宴、梅花
鹿宴、狍子宴、鳇鱼宴、杀猪菜、
铁锅炖等，应有尽有。

北 风 像 天 籁 ，或 一 丝 一
缕，或一股一阵，或大或小，或
高或低地吟唱着，雪儿似五线谱
上的音符，欢快地跳跃着、鸣奏
着黑龙江冬天的乐章。黑龙江
的冬天，如梦，如幻，如诗，如画，
如仙境。

天使的羽毛
□唐飙

穿过张广才岭，再过了横道
河子，才是真的到了冰雪的栖息
地。

就像柳树总是水畔的更妖
娆，大雪要在青松的手心儿上绽
放，才更见蓬勃坚毅。镜头对焦，
雪色纯得映出淡淡的蓝，千朵万
朵覆压枝上，不见松针些许弯折，
反倒愈加挺直，露出一丝骄傲的

“神色”来；漫压之下，半截儿树干
都藏在雪里，暗示驻足的人，底下
憋着股勃发的“劲儿”。大雪其实
哪儿都有，但是“六出奇花飞滚
滚”的雪非得是这凛冬塞北的才
惊艳。2017 年苏州大雪，彼时我
还扮演孩子王的角色，雪刚在地
面站住脚，十六七岁的学生们就
觉得新鲜，呼喊着让我去看。我
颇为得意地开玩笑：我一黑龙江
人，啥样的雪能没见过？短促的
快乐后就是封路、停运、停课……
长江以南的风景一遇到雪难免露
出些许慌张，不如端庄浑厚、冰雪
作甲的黑龙江，这样从容不迫！

说从容不迫是因为这块土地
上的人与冰与雪周旋太久了。肃
慎人唱着高亢嘹亮的号子撒开了
渔网，在冰天雪地里，鱼鳞翻腾着
太阳的华彩。女真人或把想象的

翅膀放飞，将六角雪花变成了消
灾解难的亘古奇宝，演绎少数民
族淳朴动人的故事；或笔横四野，
泼洒“玉龙酣战，鳞甲满天飘落”
的恢宏句式，以此告诉世人真正
的雪绝不仅仅是“剪水作花飞”的
娇媚纤弱。流浪的人、垦荒的人、
伐木的人、教书的人连同他们的
后代一边听着跃马雪原、鏖战林
海的故事长大，一边看着一座城
市和冰雪成了莫逆之交。

哪怕冰雪在地球上只有一
个好朋友，我想那也一定是哈尔
滨！在哈尔滨，冰雕、雪雕随处
可见，冰雪的馈赠取用不尽，像
坐拥冰雪玩具厂的小主人散落
各处的玩具，不拘于什么形态样
式，想到哪儿，玩到哪儿，扔到哪
儿。大型的玩具则要到冰雪大
世界去玩儿，这里有用 10 万立
方米冰块汇集起来的人类对冰
雪世界的想象，有 16 层楼高的
冰雪之冠，有名胜、有城堡、有廊
桥……暮色四合中，余晖映在透
蓝的冰雕上，流转出金色的光
华，冷峻持重、落落大方，绝无搔
首弄姿的小家子气。每一块剔
透的冰都会迎来它独一无二的
高光时刻，摘了手套，镀了金光

的冰块触手极凉极丝滑，一口凉
气吸入，是穿肠入腹的清冽。这
座冰块儿搭建的世界，就算卡拉
瓦乔仍在，可能也要握紧笔，皱
眉思索一个月，才能将这天意与
巧工共同缔造的艺术挥毫于万
一。在这里，没有一块冰和一朵
雪花不沾染艺术！

因为这片土地孕育的冰和
雪最有精气神儿！

冰雪塑造了来到这里的人，
人也塑造了到来的冰雪。回首过
往，逾百万人，各行各业，顶风冒
雪，坐着火车，浩浩荡荡，告别家
乡的小伙伴，朝着东北之北，冰雪
浪漫处，出发了。垦荒、伐木、修
路，朝雾、晚霞、流云，雪一茬又一
茬，浸白了一代人的头发，山海关
里，每个人都想去冰雪那边看看，
去了就不用走了。再往后，每一
个到达过这片土地的人都会被这

“外皮儿冷得坚毅，心儿里捂着一
团火”的性格所感染，这种流淌在
血液里的精神特质，在与冰雪为
伴的漫长旅途中形成；在沃土长
河，不择细流中造就；在人和地
利，锐意进取中勃发。

是时候了，去冰雪那边看看
吧！

去
冰
雪
那
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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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黑龙江冰冰雪文学周雪文学周采风作品采风作品选登选登 （（下下））

冰城的雪纷纷扬扬，
洁白的絮语悄然飘荡。
世界沉寂于冰冷的怀抱，
静谧如画，宛如童话。

雪花落下，舞动着玻璃般的梦幻，
铺就一条银色的绸缎。
大地静默，白茫茫一片，
仿佛是进入了另一个世界的美丽园。

寒风呼啸，在雪地中翩跹，
寂寞的脚印留下了思念的痕迹。
时间在这里沉淀，凝固，
冰封的眼眸透露着温柔的回忆。

冰城的雪，是浪漫的注脚，
点缀着寂寥孤寂的寒夜。
它是爱情的化身，是心的坚实，
带给人们柔软而和煦的感受。

冰城的雪沉寂又活泼，
诉说着人们的欢乐和哀愁。
在这片雪白的世界里，
我感受到自由和希望的气息。

冰城的雪，是生命的鸿蒙，
舒展出人间最美的一场梦。
让我们用心去感受，
那雪花洒下的温暖的拥抱。

冰
城
的
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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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 版画 黎克英

《存在》 摄影 杨勇


